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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自己的专业识破过不少诡计、破获过不少案件，曾经在出现场路上帮助抢救过车祸受伤的人，也曾经踏寻千里，只为百姓的诉求与心中的正义。我知道我要向他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
他是我的标杆与方向。

师傅一直都没变
■瞪蹬法医

感恩我的师傅们给予我业务上的指导、心灵上的关怀、精神上的鼓舞，我也将始终铭记师傅们的谆谆教诲，以一名教育人应有的姿态去对待
教育，对待生活，对待每一天。

不负师恩 不负教育
■王 晓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遥

想十年前还是象牙塔里的学生，而
今的我踏上教师岗位足有九年。
茫茫然之间，我回想起我的恩师
们，遥想起一幕幕往事和谆谆教
诲。

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每一
任曾经指点过我、教育过我的老
师都深藏在我心头，无论他们年
华几何，始终是青春的模样。当
我踏上教师岗位时，也有那么几
个被我称之为“师傅”的、最可爱
的人。也正是他们，才能让我这
个站在岸上观望的新兵蛋子迅速
融入教育者的队伍里，直到站稳
讲台。一路上，我清晰记得他们
对我的耐心指点与关心守候，以
及最真诚的期待。

初入教坛的那一年，学校照
例给新教师安排了一对一的师
傅。我的师傅是一位年轻漂亮的
女教师，她姓徐，彼时是二年级语
文教研组长，教学经验丰富，为人
和蔼，深得学生的喜爱。就这样，
我开启了向徐老师学习讨教的暖

心日子。那阵子，我的心是忐忑
的，不论是出于对教学实战的紧
张，还是对自身业务水平的担
忧。不久，徐老师便看出了我的
焦虑，主动邀请我观摩她的课
堂。一来二去，在徐老师的课堂
上，我关注到了她与孩子们的互
动状态，学到了解剖教学难点的
技巧，懂得了教与学的平衡。除
了教学上的引领，徐老师还主动
指导我进行论文的写作，点拨我
聚焦教学中的真实问题。平时，
师傅还会记得带上我参与办公室
的户外活动，清一色女教师里，我
俨然成了被关心爱护的对象——
时常亲切地称呼我为“阿弟”。

岁月滚滚，我深知“青衿之
志，履践致远”的道理。在徐老师
的指点下，我很快掌握了教学之
道，顺利入门。为此，我将所学所
悟所思倾心注入每一天的工作
中，力求知行合一，并一次次收获
成功的喜悦。

第二年，学校调整了我的教
学年级，顺理成章地给我安排了
长期任教小学高段的吴老师和谢

老师担任我的师傅。彼时，我不
光担任教学工作，也担任班主任
这一管理工作。因而吴老师是我
的教学师傅，谢老师是我的管理师
傅。幽默风趣的吴老师一改平日
的形象，在我进入高段教学的第一
时间，就字正腔圆地给了我思想上
的准备——高段的教学压力和低
段的教学压力存在明显不同。为
此，我就乖乖地跟着吴老师了解高
段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的思路，在
每一次询问与交流中增长自己的见
识。一次次单元测试过后，我沮丧
地发现平时按照师傅指点原原本本
讲授的知识点，在自己班学生身上
却是“千疮百孔”“不忍直视”。于
是，我的管理师傅谢老师火急火燎
登场，以解我燃眉之急。好的班级
管理可以令学生的学习事半功倍，
可见我的问题在于对学生的管理
存在漏洞。循着谢老师给我开出
的几剂“药方”，我竭力打造班级文
化，柔中带严、刚柔并济，采取果断
措施辅导后进生，激发中坚力量，
将家文化代入班级管理之中。正
是在两位师傅及时出手相助下，我

的班级、我的学生开始焕发活力，
使我终于不再晃晃悠悠、战战兢
兢。

随着工作经历的不断丰富，学
校也已不再为我安排师傅，但我的
这些师傅们依旧会关注我的成长，
为我的每一次进步而喝彩。每当
我在市里获了奖，他们都会悄悄发
个信息鼓舞我。一次在省里获奖
后，我的师傅们更是跑到我面前，
给予我更多肯定和鼓励。正是在
我的可爱的师傅们的引领下，我愈
加热爱学生、热爱教育，珍视每一
天的工作，与老师们徜徉在充满挑
战的教育征途上。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感恩我
的师傅们给予我业务上的指导、心
灵上的关怀、精神上的鼓舞，我也
将始终铭记师傅们的谆谆教诲，以
一名教育者应有的姿态去对待教
育，对待生活，对待每一天。我想
千言万语的感谢不是师傅们所希
望的，唯有以奋斗的姿态、勇猛精
进的态度去开垦教育的田园，才是
我的师傅们所希望看到的，不负师
恩、不负教育。

自古从业者，尊师重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吾荣师傅常说，欲要房子造得“板扎”，首先你得品行端正，心术不正难成正果。文魁师傅也
说，长木匠、短泥匠，指的就是谦虚谨慎。

师徒有其“名”■倪俊龙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这

一生，虽不从“匠”，却有许多“师”
者。

我同一村落有个姓王的木匠
“吾荣”师傅，比我大二十来岁，他
老爸是个“之乎者也”的“老私塾”，
人人尊称他为“六先生”。我爸也
是凭着小时候在他那读的四百个

“方块字”，当了农村生产队基层干
部，所以我们两家关系特好。

吾荣师傅很早就在新仓的农
机厂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回乡
务农。“文革”期间又调到黄姑的农
机厂工作。

1966年，我在平湖县第六初级

中学（简称“平湖六中”，后改称“黄
姑中学”）求学一年，之后遇到“文
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学，我就打
起背包回到老家务农。务农三年
后，个子长高了，皮肤也晒黑了，人
也机灵了，加上喜欢看书，吾荣师
傅一看到我，也很是喜欢，就和我
父母商量，让我跟着他学木匠。当
时学手艺是很时髦的，木匠又比泥
瓦匠好，特别是在农村经济还比较
落后的时期，手艺人称之为“吃百
家饭”“三顿换鲜鲜”。我爸妈对我
说，吾荣师傅长相虽然严厉，其实
是很慈祥的，你跟着他学手艺，不
会吃亏的。

当时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对

学手艺提不起一点兴趣来，学一门
手艺，将决定我一生命运，我更加
谨慎，觉得我命不该如此。经过几
个回合后，吾荣师傅不无失落又不
无黯然地说：“俊龙不能成为我的
徒弟，我决计十年不收学徒！”

我和吾荣师傅虽然不能成为
师徒关系，但他一直没有嫌弃我，
时刻关心着我的成长，当 1979年
冬，我即将去公社文化站工作时，
他把这个喜讯第一个告诉我。

其实，我对手工艺，特别对木
工还是情有独钟的。我拜能者为
师，其中就有吾荣师傅、木匠水观
师傅和泥匠文魁师傅等。还偷偷
买来《木工》科教书，又买了很多

锯、刨、凿、墨斗等木工工具，吾荣
师傅、水观师傅也给了我很多工
具，我在农闲季节或忙里偷闲，逍
遥自得玩玩手艺过过瘾，自制脸
盆架、小圆桌什么的，忙得不亦乐
乎。

自古从业者，尊师重道，师傅
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吾荣师傅常
说，欲要房子造得“板扎”，首先你
得品行端正，心术不正难成正果。
文魁师傅也说，长木匠、短泥匠，指
的就是谦虚谨慎。刚学三年能独
步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所以
手艺人特别尊重师傅，“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能为师傅两肋插刀在
所不惜。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
远不会熄灭，无论今后的工作中是
否依旧有他这位良师益友相伴，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使命
感始终在心间。

师傅是
一盏明灯

■钱澄蓉

当有实习生、见习生到来，我也
会手把手教他们怎么抽血，也会撸起
袖子，亲身示范，做第一个教他们抽
血的老师。我想，或者他们的心中也
开始默念我为小师傅了，这样的感觉
还真是不错。

熊哥，我的
小师傅

■潘 华

师师
··
徒徒

师傅在授业解惑（王 强 摄）
以前我一直想不明白，老师

和师傅的区别。老师教的，师傅也
教，老师可以是男老师也可以是女
老师，师傅也可以是男师傅、女师
傅。老师教的时间长？师傅可以更
长。现在，就是今日今时，我突然领
悟到，师傅总是比老师少；人的一生
可以遇到很多老师，但是能喊师傅
的能有几个？对师傅的感情可能更
深厚些，才喊得出“师傅”两个字，往
往那个倾囊相授的人，你才情不自
禁地、毫无保留地、发自内心地喊一
声“师傅”。而我，此时此刻，在这出
太阳下雨的清晨，想起了我工作中
的第一个师傅，熊哥。

熊哥是我大一暑假去平湖市
中医院检验科见习的时候相识
的。2003年的夏天，也是这样的日
子，我以为刚刚读好大一，什么都
还不会，估计也没人教我，也教不
会什么的。结果因为熊哥却成就
了我收获满满的一个夏天。

第一天来到检验科，大一新生
的我稚气未脱，第一年参加工作的
熊哥未脱稚气，经主任安排，熊哥
成了我的第一个带教老师，于是我
从此口头喊他熊哥，心中默念小师
傅。熊哥做事认真仔细，干活井井
有条。第一天就带我参观检验科，
认知检验科的操作流程，各个岗位
的分工，并把科室哥哥姐姐叔叔阿
姨都介绍我认识，使我第一天就在
科室里熟络起来。然后分配我整
理分拣化验单的工作，什么医生什
么科室，一一归纳整理好，化验单
送过去，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多中
医院的医生名字。我以为见习日
子就是这样平淡地过着，没想到在
认识熊哥的第三天，他突然跟我
说：“你可以跟我学抽血了。”我完
全吓傻了，忙说不敢。熊哥撸起袖
子对旁边笑得开心的小燕子姐姐
使了个眼神，于是熊哥就亲身示
范，燕子姐教我怎么绑扎脉带，怎
么消毒，怎么进针，怎么松绑，怎么
把血放回试管，两个人谈笑间，让
我见识了一针见血，突然对检验这
个工作，我的眼睛里有了光。然后
在2003年的暑假，我出现在了中医
院检验科的抽血窗口，难以忘记第
一次扎针的紧张，一针见血后的惊
喜，惊喜到没有松扎脉带就拔出了
针头。

如今，我这个当年熊哥的小徒
弟，也早已是工作十几个年头的老
员工了，每当有实习生、见习生到
来，我也会手把手教他们怎么抽
血，也会撸起袖子，亲身示范，做第
一个教他们抽血的老师。我想，或
者他们的心中也开始默念我为小
师傅了，这样的感觉还真是不错。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

人。每一个新人入行，都需要一
个人引领其熟悉这个行业、了解
这个工作，而师傅的倾囊相授值
得每一个人怀念铭记并感恩。犯
错误时，认真教导的是师傅；遇难
题时，细心讲解的是师傅，一个成
熟的工作者，他的身上总有其处
事的影子。

2014年，我从消防部门的文
职工作“转战”记者行业，换工作
前，也曾经内心诸多挣扎，不知道
记者这个工作的模式，更不确定
自己能否胜任这份新工作，而在
这个时候，当时已经在报社工作
了多年的老记者栋哥找到了我，
并且鼓励我勇敢跨入这个新行
业，而后来栋哥也顺理成章地成
为了我的师傅。

还记得入职第一天，我就接
到了一个采访任务，负责采写一
篇组合稿中的一个部分。“新手上
路”总是不怎么顺利，当晚8点，当
稿件的另两个部分已经顺利通过
后，我负责的部分总是通不过，编
辑反复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可我
却怎么也改不到点上去。稿件一
直改到晚上9点，看着整个楼道里
灯火通明，编辑老师、校对老师、
网络编辑以及涉及稿件的其他记
者都等在岗位上，等待我的稿件
最后定稿，才能下班。第一次经
历这种情况的我已经有些慌神
了，此时栋哥把我喊到他的座位
旁，亲自动手帮我改稿件，随着文
字一句句地改动，他耐心地告诉
我如何将编辑们所提要求结合进
文章里去，将新闻现场展现得更
清晰。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对记者这
个行业有些畏惧感，而为了几百
个字的稿件内容，整层楼加班加
点的工作样子也让我动容，那天
让我感受到了新闻工作的严谨与
不容懈怠。

随后的几年里，我还跟着栋
哥下农村、进工厂；冒着酷暑体
验烈日下的工作岗位、在冬季采
访严寒中坚守的工作者；奔走在
新闻一线战台风、保春运、跑突
发；不断挖掘身边正能量、用笔
尖点赞真善美；用赤诚的文字唤
起社会的关注，让更多力量帮助
有需要的人……刚入行的那一
年，栋哥以一个“前辈”的身份，将
作为记者的这份勤勉、热忱装进
了我心里，也将作为记者的责任
感、使命感放到了我的肩上。

入行7年多，我俨然成长为一
名成熟的记者，在别人眼中爽利、
果决，有敏锐的新闻眼，而在记者
行当中我脑中的智慧、胸中的热
血、行为的准则皆有师傅的影子，
栋哥犹如一盏明灯。西游记中孙
悟空学艺有成下山之前，师父菩
提祖师给他的临别寄语：“日后你
惹出祸来，不把为师说出来就行
了。”几年前，栋哥离职，他也开玩
笑地说了类似的话。然而我却想
说，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
远不会熄灭，无论今后的工作中
是否依旧有他这位良师益友相
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
使命感始终在心间。

初次见到师傅时我还是个

钟埭派出所的见习警员，带着一名
打架受伤的人前去他那里验伤。他
身材魁梧，不苟言笑，眉宇间透露出
一种正义感。那是我第一次去法医
室，虽然心里知道自己今后将会在
这里工作，但心里难免有些紧张。

还是他先认出了我，问我是不
是今年新招录的法医，我点点头说
是的。他瞬间变得亲热起来，说他
知道今年有个新法医要来，不过被
安排到所里见习了。“你什么时候才
能回来？”他问我。我说具体时间还
不确定，还在等安排。他显得有些
失落。

验完伤，我便离开了。临走时，
他说：“所里不忙的话常回来看看！”
我应了一声。虽然是第一次来这
里，却让我有种归属感。一年后，我
结束了派出所的见习工作，回到了
法医室。过去一年里，我鲜有机会

来这里，但当我再次踏进这里的门，
那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在与师傅见过面之后，他开始
带我熟悉法医室的工作，也把他工
作以来收集的与法医有关的法律法
规、工作规范、疑难案件，还有最近
十来年的法医学论文、最新的科研
成果，一股脑儿全都发给了我，说，
法医要学的东西可多了，慢慢学，不
懂的我们一起探讨。

当然，他去出现场时，肯定会把
我带上。他说他给我两个月的时间
来熟悉各项法医工作，两个月后开
始独立值班，我对此如坐针毡。虽
然大学学了这个专业，但真正做起
来才发现实际工作与课本完全不可
相提并论。我几乎觉得我上了个假
大学，一到工作中就变得毫无头绪，
一点也想不起来当初学了什么。于
是我一边假装自己做起法医游刃有
余，一边眼睁睁看着各种问题如枪
林弹雨般接踵而至。师傅似乎看出

了我的苦恼，他总是让我慢一点，不
用着急，然后在亲自演示过后再让
我依样画葫芦。

一次比较重大的事故在我回到
法医室的一个星期后突然发生，我
的师傅拿我打趣，他说：“我工作十
来年了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故，
你一来就有，是让你好好学习啊。”
由于法医人手本就不足，我便被赶
鸭子上架般站在解剖台前。师傅先
动手，他几乎没有要我帮忙，便用熟
稔的方法做好了第一部分的工作。
我站在一旁观看，偶尔帮忙递个剪
刀、取个检材，甚至手套都没有脏。

“下一具你来！”我被师傅突如
其来的话吓得心里一紧，我原本以
为这次只是让我看着学习，没想到
直接让我上手。

“光看着有啥用，不动手永远学不
会！”师傅似乎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我的手似
乎都在发抖，心里更是不停打着鼓，

一边努力回忆师傅刚刚都做了些什
么、怎么做的，一边对自己该往哪里
下刀、用多大的力度下刀犹豫不决。

“这里，直接划下去，用点儿
力！”师傅在一旁开口道。

在他说话之前，我甚至不敢看他
一眼，但当他的话传到我耳朵里，我
悬着的心顿时落了下来。于是，在师
傅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入职法医后的
第一具尸体解剖。虽然过程万分艰
难，但师傅并没有失去耐心，他甚至
连各种细节也没有放过，似乎要把自
己身上所有的本事倾囊相授。

一个月后，我便被安排独立值
班，当时我心里还是不停打退堂鼓，
想要说明自己的本事还不足以单独
撑起一个班。但在那次事故之后，
师傅说我没问题，已经完全可以独
当一面了。

事实上，让我单独值班只是把
向师傅问问题从当面问变成了电话
里问——那时候大概他手机里通话

记录最多的就是我。但我不得不感
谢他，在教导时他循循善诱，该让我
独自担当时他也懂得不能每个问题
都自己顾全周到，而应当让我自己
摸索前进。

我一直非常敬重专业素养精湛
的人，我的师傅便是其中之一，而他
的专业素养不仅仅体现在工作中。
他用自己的专业识破过不少诡计、
破获过不少案件，曾经在出现场路
上帮助抢救过车祸受伤的人，也曾
经踏寻千里，只为百姓的诉求与心
中的正义。

这就是我的师傅，距离第一次相
见已有十年，他似乎一直没有改变，
依旧挺拔魁梧，不苟言笑，眉宇间不
时透露出一种正义感。我知道我要
向他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他是我的
标杆与方向。法医这个职业并不像
人们想象的那样光鲜亮丽，其实它很
平凡。但我的师傅却甘愿也乐于将
自己奉献于此，并为之钻研、奋斗。


